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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太
在
樓
下
伴
着
高
音
喇
叭
大
跳
廣
場
舞
，
樓
上
多
次
投
訴
交
涉
無
效
，

忍
無
可
忍
，
朝
樓
下
放
了
一
槍
，
好
在
不
致
命
，
但
四
濺
的
鋼
珠
也
把
一
個
老

太
的
腦
袋
崩
傷
了
。
這
樣
的
例
子
已
經
越
來
越
多
。
不
堪
其
擾
的
鄰
居
們
有
的

往
下
面
潑
糞
，
有
的
往
下
扔
磚
頭
。
老
太
們
毫
不
示
弱
，
搬
來
媒
體
曝
光
鄰
居

的
﹁惡
行
﹂
。
於
是
中
央
電
視
台
在
微
博
上
搞
調
查
，
讓
網
民
討
論
該
怎
麼
辦

，
看
看
是
互
相
讓
一
步
還
是
怎
麼
着
。
我
一
時
沒
轉
過
彎
兒
來
：
大
媽
和
鄰
居

一
個
是
甲
方
，
一
個
是
乙
方
，
合
着
這
成
了
甲
方
乙
方
的
事
，
跟
其
他
人
無
關

？
媒
體
似
乎
在
幫
着
管
理
部
門
暗
度
陳
倉
轉
移
焦
點
，
但
這
也
太
低
級
了
吧
？

出
現
爭
執
，
到
底
是
誰
的
責
任
？
要
我
看
，
警
方
、
環
保
、
城
管
等
各
部

門
都
推
脫
不
掉
，
至
於
還
有
無
其
他
部
門
責
任
，
我
非
專
業
人
士
，
不
清
楚
。

但
歸
結
起
來
，
就
是
管
理
者
的
事
。
甲
方
乙
方
一
個
要
唱
歌
跳
舞
，
一
個
嫌
吵

不
讓
唱
，
利
益
訴
求
截
然
相
反
。
甲
方
最
典
型
的
解
釋
是
，
總
共
就
這
麼
大
個

地
方
，
你
讓
我
們
到
哪
裡
去
鍛
煉
身
體
？
說
句
冷
酷
的
話
，
這
話
還
真
問
不
到

乙
方
頭
上
。
您
愛
哪
兒
哪
兒
。
乙
方
沒
義
務
給
甲
方
找
地
方

。
最
重
要
的
是
，
鍛
煉
身
體
跟
噪
音
沒
有
必
然
聯
繫
。
誰
說

鍛
煉
身
體
就
一
定
要
跳
廣
場
舞
？
誰
說
跳
廣
場
舞
就
一
定
要

大
聲
放
伴
奏
帶
？
我
見
過
一
些
跳
廣
場
舞
的
，
伴
奏
帶
振
聾

發
聵
，
超
出
正
常
人
承
受
能
力
，
估
計
他
們
自
己
都
覺
得
吵

得
慌
。
這
是
在
伴
奏
還
是
特
意
要
顯
示
自
己
的
存
在
？
還
有

的
舞
蹈
隊
一
人
拿
一
把
大
扇
子
，
比
畫
幾
下
，
嘩
啦
打
開
，

那
嘩
啦
聲
是
特
製
的
，
常
常
把
路
人
嚇
一
大
跳
。
這
個
嘩
啦

聲
有
必
要
嗎
？
有
位
大
學
生
以
免
費
派
送
﹁調
頻
耳
機
﹂
的

方
式
，
向
大
媽
們
推
廣
無
聲
廣
場
舞
，
想
法
不
錯
，
但
最
後

似
乎
也
沒
奏
效
，
更
沒
得
到
廣
泛
推
廣
。

打
個
比
方
，
如
果
商
家
天
天
在
你

家
樓
下
播
放
廣
告
，
你
是
否
同
意
？
播

放
廣
告
不
行
，
放
伴
奏
帶
就
行
？
一
句

話
，
噪
音
擾
民
違
法
，
這
方
面
的
法
律

法
規
各
地
應
該
都
有
，
但
大
家
都
沒
怎

麼
遵
守
。

有
人
說
，
放
伴
奏
帶
跳
廣
場
舞
鍛

煉
身
體
屬
於
人
之
常
情
，
以
違
法
論
罪

，
是
否
違
背
人
情
？
我
記
得
，
當
年
酒
駕
剛
被
定
性
為
違
法

時
，
也
有
不
少
人
提
出
，
中
國
人
吃
飯
喝
酒
屬
於
人
之
常
情

，
一
點
酒
不
喝
，
顯
得
不
通
世
故
。
但
公
安
部
門
堅
持
着
管

，
而
且
越
收
越
緊
。
現
在
開
車
不
喝
酒
，
喝
酒
不
開
車
的
觀

念
已
經
深
入
人
心
。
酒
駕
要
判
刑
、
要
坐
牢
也
沒
人
質
疑
了

。
關
於
在
公
共
場
合
禁
煙
的
法
規
剛
出
爐
時
，
也
有
人
以
不

合
情
理
為
由
反
對
。
如
今
大
家
也
逐
漸
習
慣
了
公
共
場
合
禁

煙
。
酒
駕
害
人
害
己
，
噪
音
損
人
利
己
，
性
質
沒
什
麼
區
別

。
因
此
，
遭
遇
了
噪
音
騷
擾
，
報
警
、
向
城
管
或
環
保
部
門

投
訴
，
都
屬
天
經
地
義
。

而
我
們
經
常
遇
到
如
下
情
況
：
管
理
者
說
，
我
們
去
勸

阻
了
，
但
第
二
天
他
們
又
來
，
我
們
沒
辦
法
天
天
盯
着
；
大
家
要
互
相
諒
解
，

尊
重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
其
實
就
我
所
見
，
跳
廣
場
舞
的
也
不
都
是
老
年
人
，
中

年
人
不
在
少
數
。
管
理
部
門
不
能
將
其
定
義
甚
至
引
導
為
青
年
和
老
年
的
對
立

，
或
者
鄰
居
的
對
立
。
違
法
就
是
違
法
，
該
怎
麼
處
置
就
怎
麼
處
置
，
不
是
勸

勸
就
拉
倒
，
而
應
按
法
律
行
事
。
如
果
沒
違
法
，
別
人
自
然
也
無
法
干
涉
他
們

的
自
由
。
就
像
治
理
酒
駕
一
樣
，
其
他
國
家
在
治
理
噪
音
等
陋
習
方
面
早
就
有

着
非
常
成
熟
的
管
制
模
式
，
拿
來
就
可
以
用
。
只
要
有
法
可
依
，
執
法
嚴
謹
，

就
沒
問
題
。
記
得
當
年
嚴
控
酒
駕
的
背
景
是
，
幾
個
月
內
發
生
了
數
起
酒
駕
致

人
傷
亡
的
惡
性
事
件
。
人
命
關
天
，
引
起
了
管
理
者
的
重
視
。
今
天
面
對
廣
場

舞
噪
音
，
警
察
管
不
了
，
城
管
管
不
了
，
環
保
部
門
也
管
不
了
，
北
京
有
位
居

民
天
天
給
噪
音
所
擾
，
持
槍
衝
進
廣
場
舞
人
群
，
差
點
造
成
命
案
。
如
今
像
這

樣
因
噪
音
引
發
的
爭
端
日
多
，
難
道
非
得
等
到
發
生
幾
起
慘
案
之
後
才
能
真
正

管
起
來
？

又一個大
風雪早晨。我
正在窗前瞭望
雪花亂舞的混
沌世界，電話
鈴響。聽聲音

馬上就知道一位舊同學從國內打來
的。我問他，在深圳嗎？他說，在
汕頭了。汕頭是我們故鄉，他幾乎
每年年底都和太太回去探親訪友。
此時，正按傳統與幾位要好的舊同
學連同太太們一起飲宴聚會。大家
又慣例每人輪流和我談幾句，互相
問候，互祝健康快樂。想像手機在
他們手裡傳來傳去，充滿歡聲笑語
的熱鬧情景，恍似自己也圍坐在圓
桌旁，煎得外脆內嫩的潮州蠔烙，
鮮甜又有彈性的潮州魚丸，那香氣
，那獨特味道，伴着濃濃的鄉音鄉
情，直沁入我的心坎。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我們
這一群兄弟般的好友，正是結識在
十一、二歲踏進中學校園的時候。
同在一個教室聆聽老師講課，都喜
歡在足球場奔跑，同樣懷着遠大理
想，高中畢業後分赴外地繼續求學
，卻又因緣際遇陸續回故鄉城市工
作，又一起編織少年時萌發的友情
和夢。流水般，一眨眼已過了一個

甲子。這群少年郎，都成了耄耋老人，有的又到他
鄉，有的浪跡異國，但情誼已深埋心中，地域不成
障礙，像地窖的酒，越老越醇香。

同學情可貴。尤其少年同學，真誠純樸，像山
澗溪流，清澈透亮；像天空飄下的雪花，潔白無瑕
。誰想到某某以後會當官，得巴結？誰想到某某將
來會發財，要靠近？在那時的我們眼中，簡直是天
方夜譚。大家互看讀書成績，向頂尖的學習；課外
會寫會畫能歌善舞的，更令人羨慕。一個無憂無慮
快樂的集體。參加工作後，同在一個城市工作，保
持聯繫，往來頻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沒有酒
吧卡拉OK，沒有手機電腦，物資貧乏，大家在晚
飯後騎着自行車互相串門，一毛錢一小包的粗茶葉
在紫砂壺裡反覆沖泡，工夫茶伴着聊不完的話題直
至深夜。誰有難題眾人獻策，誰有困難協力解決。
於我這個單身獨戶的小青年，那幾位舊同學的家就
好像我的家，讓我體會到家的氣味和溫暖。

可貴同學情。當年我離開故土移居加拿大，他
們想辦法在中旅社租了一輛中巴，大家熱熱鬧鬧把
我送到機場。登機前一刻，我回頭望着空蕩蕩的停
機坪，一排人正在簡陋的候機樓外遠遠向我揮手。
那情，那景，一直嵌在我的腦海中。當我第一次回
國，他們一群人又在機場閘口默默等待，見面時緊
握雙手，充滿興奮熾熱的眼神，一切盡在不言中。
整整相隔了二十個寒暑，大家臉上都見老，可心裡
依然充滿純真的友情。也正是這淳樸親切的情誼，
三十多年來像一股有力的紐帶，把我和故園緊緊連
在一起。

這些年，中國經歷了巨大變化。門戶開放，不
少人嚮往西方，名牌用品、化妝品，留學、旅遊成
了時尚，但從未有一位舊同學因自己，或為子女，
要求我予以幫助。我曾多次詢問，需要寄點什麼？
答案都一樣，現在國內什麼都有，不必費心。反而
我經常有事要他們幫忙。如轉寄匯款到鄉下，代購
圖書、茶葉，甚至國內報刊發給我的稿費，也要他
們代收。那年我和內子回去，正是幾位舊同學聞訊
作了周詳計劃，把我們安置在其中一人家中住宿，
每天用車接送探親訪友，陪伴遊覽新舊勝境，無拘
無束，真摯坦誠，真使人有回家的感覺。返加後，
我還不時收到他們寄來的一些關於汕頭的剪報，老
街、老風俗的回憶，新城、新風貌的展示，讓我這
個海外游子，仍時時感受到故鄉激烈跳動的脈搏。

我常向兒子媳婦談及我和舊同學的故事，他們
聽得有趣，往往讚嘆道，Good Friends，Good
Brothers！他們可能不大理解，而我卻想讓年輕一
代知道，在這個講求自我、追求金錢的社會，仍有
着難能可貴的東西：純潔的友情。在大洋彼岸那片
他們不熟悉的土地上，有父輩深深的愛，也有我們
深深的根。

悠悠少年情，一直在我心中流淌……

在網上讀到一篇文
章《太好，不敢愛》，
大意是說有時候我們不
敢去愛，不是因為對方
太差，而是因為對方太
好。這讓我想起了有位

朋友說過的一句話： 「太好了，要不起。」
「太好了，要不起」─顯然，這是一個

悖論。如果 「太好」是不在一起的理由，那麼
以後在一起的那位是否是因為 「不太好」呢？
說穿了，這不過是給自己找的一個台階。就像
《少年維特之煩惱》裡的綠蒂，她不能接受維
特的愛，但又不想失去，便想從自己身邊的女
伴中找一個給維特當女朋友，可是找來找去，
發現除了自己沒有一個人配得上 「她的維特」
。兩者的道理是一樣的。

愛情很奇妙。每個人都想找一個對自己好
的，但真的遇到了，不見得會珍惜，就像我們

常常走着走着就忘記了出發的原因。有些人是
因為聽得多了見得多了，想要的也多了；有些
人是擔心自己沒有那麼好，對方會離自己而去
。我的朋友是這麼說的： 「突然覺得自己這個
想法有點賤，明明是想找對自己好的，真的太
好了壓力又有點大，怕自己不能給同等的愛。」

其實，好不好是一件相對而言的事情。每
個人身上都有優點，關鍵是你欣不欣賞；每個
人身上也一定有缺點，問題是你在不在乎。而
且對於 「好」，每個人有不一樣的標準。有些
人以為的好，就是 「白富美」、 「高帥富」；
有些以為的好，就是溫柔體貼、風趣大度；有
些人以為的好，只是平平淡淡、和睦幸福。所
以，感情說到底，就是合適不合適的問題。

現實中，常聽見人講 「再也不會愛了」，
事實上他們根本不曾去愛。太多人想着不經歷
顛沛流離直接得到安寧，於是當生活的大風大
雨來臨時就各自分飛了。譬如，許多女孩子都

喜歡《要嫁就嫁灰太狼》這首歌，希望自己的
男朋友也跟灰太狼一樣，卻忽略了一個細節：
在灰太狼抓不到羊的那些年，紅太狼始終不離
不棄。人難免世俗，所以 「找個條件好點的」
也沒什麼，但關鍵是要彼此有愛。無愛，滿園
春色與你無關；有愛，寒風瑟瑟我也覺得溫
暖。

《牡丹亭》開篇中有一句話說得甚好： 「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這句話我在文章裡
反反覆覆引用，因為它深合我心。真正的愛情
，只是一種感覺，無關物質，無關世俗。它不
需要任何理由，但有了它，懸崖邊的泥土裡會
長出樹來，沙漠中的仙人掌一樣能開花。

而我所憧憬的愛情，如舒婷筆下的木棉與
橡樹： 「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雲裡」
，可以一起走過霧霾，走過風雨，走到人生發
光發亮的那一天，直到年邁的時候，還能坐在
長椅上，一起看雜花生樹、落日夕暾。

駿馬奔馳、鴻福齊來。馬
年到來，謹祝各位讀者龍馬精
神、馬到功成！

一元復始，新年許願，相
信很多人都希望健康長壽與發
財致富，然而魚與熊掌很難兼

得，有時財富增加的代價卻往往是健康受損、壽命縮
短。

自古以來，延長生命是人類最大的渴望。秦始皇
不惜派五百童男童女遠渡東瀛（日本）尋找靈丹妙藥
；中國歷代皇帝為延年益壽，誤信道士服食砒霜、硫
磺、朱砂，結果反而中毒早亡。傳說中國最長壽的彭
祖活了八百多歲；《聖經》中也有提到高壽一百五十
、四百多歲的（不知古時計算一年的方法與今日是否
不同）；我國古代《養生經》中把八十定為下壽、百
歲為中壽、上壽為一百二十。科學家按照人類細胞代
謝過程推算，人類應有一百二十多歲壽命，但從古至
今 「長命百歲」的人為數不多。據健力士記錄，最長
壽的 「人瑞」活到一百二十五歲；在本港高師謙神父
享壽一百一十歲、邵逸夫爵士一百○七歲仙遊、養和
醫院創辦人李樹培醫生一百○二歲離世。動物界最長
壽的是龜，曾發現過二百多歲的龜；最近科學家對兩
隻深水螂測試，發現牠們已存活了四百多年，可惜因

人們打開牠的殼而死去。不論是誰也難逃避生老病死
的規律。

長壽除了先天基因外，後天的醫療、飲食、起居
、運動、習慣、嗜好對於壽齡也有加減，中、西醫合
璧保健可促進壽齡的增加；環境污染、天災人禍則有
削壽的可能。據悉廣西巴馬縣乃 「長壽之鄉」，那裡
空氣清新，水中富含有益礦物質，百歲老人比例在全
國最高。邵爵士介紹自己長壽之道是 「勤奮工作、笑
口常開、做氣功」。解開長壽的密碼，不外乎是良好
生活習慣及恆常運動。

筆者營商近七十年，認識不少地產、金融等各界
朋友，發現賺錢越多、職位越高的（尤其是一些炒家
、投機者），壽齡、健康與其他專業人士有較大差距
，他們壽齡平均不超過八十歲（港男平均壽齡為八十
二歲，女為八十六歲）。筆者曾向中、西醫生查詢原
因何在？專家指出或與生活緊張、拚搏過度有關。他
們白天爭分奪秒賺取金錢，夜間還要聽取歐美財經報
道，縮減了休息及睡眠時間。此外，經營企業範圍越
廣，壓力也越大，還因要晚間應酬，夜生活也隨之增
多，也有些人喜歡賭博、酗酒，很容易引起小毛病。
年輕時恃身體強壯，不加以警惕，持續拚搏，又不抽
時做健康檢查，無形中蘊藏病徵，經過長時間疲勞轟
炸，猶如一根繃緊的橡皮筋，很容易扯斷，萬一身體

遇到疫症襲擊，恐危及生命，等到醫生忠告要入院醫
治，到時醒覺已經遲了。

一般投機者、炒家多有好勝及攀比心態，希望財
富、地位、權勢越攀越高，日夜用腦思考，尋求致勝
之道，希望只進不退，追求複息增長和其他富人比拼
、比較，永不知足，接受挑戰，深謀遠慮夢想攀登更
高峰，先是香港第一，再而亞洲第一，攀登世界首富
，很像秦始皇戰勝六國之後，睥睨群雄，誰知他的霸
業竟然不過二代而亡，這個教訓應引以為鑒。雖然財
富增長，生活享受一流，但抵償不到情緒對於壽齡、
健康的影響，因此可證，金錢未必可以買到健康與長
壽。

重閱福布斯（Forbes）雜誌，過往三十年間十大
富豪今何在？有些財富暴跌被淘汰出局，榮華富貴如
鏡中花、水中月，終究成了幻影。始終健康長壽、家
庭和睦、婚姻和諧比之財富、功名更可貴！回眸中國
幾千年歷史，其中有十多位財閥、首富、富豪，由於
他們樹大招風、財大招嫉，或因重臣向皇帝進讒言，
遭受清算甚至刑罰、下放；或因新帝繼位剷除財閥、
「打老虎」，引致破產。 「紅頂商人」胡雪巖由 「富

可敵國」到家道中落，也不過短短數十年時間。近代
歐洲、中東一些國家由於換朝易代，令一些 「富豪」
遠走他鄉，從國際新聞報道中可以略知原因何在。

為健康着想，提議投機者、炒家及富商，必要時
自我反省、檢討，加以糾正，按照本身的年齡、體能
、智慧、財力、接班人的才智，當地政經環境、時勢
的變化，量力而行，收縮拓展範圍，安享晚年清福，
同時不妨成立慈善基金行善積福。筆者於日佔時期受
過飢餓、疾病、失學的痛苦，年輕時又為事業拚搏，
未能保持強壯的體能，才領悟到健康比財富更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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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比財富更寶貴
─新春感悟 方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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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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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生命的彈性 寧 白

五六十年前，浙
江海鹽縣的澉浦鎮春
節期間有一個不成文
的風俗，那就是正月
裡請裁縫。

「新年到，新年
到，穿新衣，放花炮

，……」小孩子最喜歡過年了，雖然五十
年前物質匱乏，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
補補又三年」，弟弟妹妹通常要穿哥哥姐
姐們穿舊了的衣褲，平常很少能穿到新衣
，但是，一般人家大人都會想方設法讓孩
子過年穿新衣。我的外婆就是在大年三十
除夕夜，將新衣、新褲、新襪子都擺好在
我的床頭，還要分一些糖果糕點讓我自主
保管。正月初一早上穿上新衣去拜年。因
為當年澉浦的許多人家都有在上海、杭州
等地工作的子女（多為男子在外工作，媳
婦在家務農，而我的父母都在杭州工作）
，春節才回家探親。一年一度的春節大團
圓，便成為家中老人對子女表達關心和愛
心的機會。於是，每年的春節，這些人家
幾乎家家都要請裁縫，正月裡反倒成為了
一個 「裁縫月」。所謂請裁縫，是請裁縫
上門裁製新衣。早在夏天，母親們便利用
上街採買的機會到百貨店觀察、比較，適
時選擇自己認為好的布料，扯了備放在那
裡。雖然平時較節省，但做母親的一定會
把平時兒女們寄回家來的生活費用積攢下
來，給子女們每人準備一件或一套新衣。
年底前一兩個月就和裁縫師傅約定好上門

做衣服的準確日子。裁縫師傅就記下來，根據各家的要求
安排工作日程。各家初定的日子是根據子女們在家休假的
時間來定的，偶有變化，就提前告知師傅們，師傅再和其
他人家商量更換日子。

我上小學二年級的那一年，正月初一裁縫師傅就上門
來趕製新衣了。一大早，娘舅和舅娘就把兩塊門板架好在
長條櫈上，用乾淨抹布抹乾淨，準備好燒熨斗用的炭火、
下過水的衣料等。師傅（一師一徒）來後，立馬就劃線的
劃線、裁剪的裁剪、翹邊的翹邊、鎖釦眼的鎖釦眼，……
忙了去了。不到半天工夫，幾件衣褲就成了半成品。因為
是手工縫製，他們往往是中午吃了飯喝口水稍事休息，馬
上又趕工了。我們家和其他人家一樣，大多是包工不包料
，做衣服的材料自家買好，裁縫師傅根據要做的衣服算好
工時，一般一家人家做兩天。師傅們吃飯很簡單，中飯一
定要配一兩個葷菜，下午要供應一次小點心（包子、餛飩
等）。因為裁縫是坐着做活，不用風吹日曬，手工製作，
全憑針線是否緊密、平整等，所以，只有手藝好的師傅會
帶徒弟，也才有機會春節上門做工；而且，因為所做的衣
服都是在上海、杭州工作的人穿的，所以裁縫師傅以此為
榮，活計做得非常認真仔細，春節不休息趕工是當然的了
。因為那年春天我母親要帶我一起隨父親到山西太原生活
，所以外婆特意多扯了幾塊布料，給我們每人多做了一套
，於是，請了三天的裁縫，縫製了十幾件新衣褲。最後一
天趕工到快天黑了才走。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結婚前憑票買了台上海牌縫紉
機，相比起手縫快捷多了。不會裁剪，是買了上海出售的
衣褲紙樣照樣畫葫蘆裁剪，自己動手縫製的衣褲。從中也
知道了裁縫工作的辛苦。後來，大家都買成衣，縫紉機也
淡出了，不過我還保留着那台為我家做出貢獻的縫紉機（
四十年的高壽，至今很少用了）。半個世紀前的春節請裁
縫上門做新衣的記憶，早已成為了我腦海中一道抹不掉的
美麗風景線，承載着我對裁縫師傅精湛手藝的讚賞，更有
對我外婆、娘舅和舅娘對我們關心愛護的深情厚意的感恩
之情。我將銘記終生。

春
節
請
裁
縫

汪

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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